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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与初中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爸爸常常出差的缘故，几乎都是我和妈妈这样相伴着生活过来

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好比水管爆裂之类的技术活只能找邻居帮忙，碰上邻居不在的时候只有

水漫金山一场。有时候我会很想念爸爸，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如果爸爸在的话，妈妈这句"把碗和筷子

摆好"的要求就不会是对我说了。我也不用从电视机前百般不情愿地离开了。 

    后来给课本包的书皮等不到爸爸来写"数学"和"语文"，就只能找妈妈。虽然心里很不满意妈妈

的字没有爸爸好看，不过总比那时的我要强些。 

    等着每个周末被妈妈带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可以买一个礼拜需要的零食。那时候乐事薯片还

没影吧。吃的最多的好象还是青梅？无花果丝？如果妈妈答应给我一口气买四罐蜂蜜牛奶的话，说

明她那天心情很好。 

    比起爸爸，世界上所有的妈妈显然都是抠门星的生物。所以和她在一起的冲突总是最多的。无

奈当时我还处于太弱势地位，每次只能心里气愤地一语不发。一遍遍想着"给我买双鞋子会死啊？"

会不会死不知道，因为终究还是挥别了小红鞋。 

    妈妈给零花钱，每个礼拜给一次。被我用来买一些半真不假的邮票，或是女歌手的磁带，又或

者小浣熊干脆面上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动作。曾经发誓等我将来长大的时候一定要把超市里所

有味道的零食都买一遍，晚上想得痛苦得翻来覆去，看妈妈睡在身边，眼皮下有时候转动了眼珠，

是做梦了吧。 

    妈妈该做什么梦呢。梦里的她把商场里所有的服装都买了一遍吗？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写作文时的两篇文章被老师推荐去了某刊物，使我的文章第一次有机会

印刷成铅字——这事几乎被完全忘记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所得的稿费低到让我硬生生把这回忆给

挖了出来。 

    稿费是妈妈给我的。她那时候还是在我的学校里做教务主任呢。两篇，所得的稿费是十六元

钱，嗯，人民币。十六元整。 

    一度还没有从喜悦中恢复过来的我对于这个数字只有一个难以置信的神情，仿佛这个泱泱五千

年文化大国会出现这么低的稿费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于是我对妈妈产生了怀疑，因为她常常是个

没收我掉在卫生间里的铜板的不善良角色。更何况，她总是对我特别严格，没准扣掉一半钱，为了

培养我节俭的良好品质。 

    总之，对妈妈质问了一番。口气用的是鄙夷加气愤。故意把筷子放在一边，像要绝食抗争的样

子。 

    妈妈听见我的疑问，呆了一下，随后她笑笑。 



    "你不要太贪心。" 

    我想要穷追猛打，又掰不出别的话。当时自己的心智只能操纵一场争执的前一回合，后面都毫

无办法。但我还是认定了，妈妈克扣了我的稿费，让我失去了起码八袋小浣熊干脆面。 

    然后要把时间跳一跳。 

    等到几年后，进入初中。在哪天的闲聊里提起当时这笔寒酸的稿费，爸爸才突然说"你妈妈还多

给了你呢。" 

    什么。 

    "其实原来两篇只有八元钱的。你妈妈怕你太失落，她自己加了八块钱。" 

    原来不是少了八袋干脆面，是多了八袋。并不是每个时候都要记得那些被妈妈不允许的事情。

更多的时候，是她每天想着办法变化菜色，是她常常自告奋勇地给我买来无花果丝，是她想到，才

八元钱，怎么办，可恶的，小家伙一定会不开心，她想啊想，要不再拿出八元钱吧。十六，听起来

总是稍稍多一点的。 

    你知道这样的，你能想象她的心。


